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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河北省承德市，拥有一处规模

宏大的古建筑群。它依山傍水，气势恢

弘，见证着清廷当年的文治武功，这就

是名闻遐迩的避暑山庄。在清代，它是

皇帝的行宫即离宫，专为其消夏避暑之

用。因离宫所临之武烈河古称热河，故

又名“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

避暑山庄是清代最大的皇家园林，

总面积约564万平方米，为北京颐和园

的两倍。其整体设计体现了“集天下景

色于一园，移天缩地于一方”的思想，兼

避暑山庄漫谈
□邸永君

具南秀北雄之美，蕴涵中华一统之意。

自康熙、乾隆两朝，历时89年，建成124

组建筑，其中由皇帝命名者有72景，总

建筑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其内部分为

宫殿区、湖区、山峦区、平原区。宫殿

区位于避暑山庄南端，主要由正宫、松

鹤斋、东宫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组成。

宫殿区已辟为博物馆，以展出宫廷艺术

品。区内青砖素瓦，不施彩绘，加上苍

松掩映，虬枝如盖，显得格外清新淡雅，

古朴自然。湖区现有水面33万多平方

米，被岛、堤分割为“澄湖”、“如意湖”、

“银湖”、“镜湖”等景观不同、面积不等、

形状各异的小湖，湖面上还分布着“青

莲岛”、“如意洲”、“月色江声”、“环碧”

等洲岛。湖区内碧波荡漾，岸柳低垂，莲

菱蒲苇，随风摇曳，一派江南秀色。平避暑山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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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区位于湖区北部，占地53万平方米。

主要有万树园、试马埭、永佑寺、舍利

塔等，清帝常在万树园召见各少数民族

政教首领，举行野宴，伴以烟火、河灯、

音乐舞蹈等。山峦区占地422万平方米，

最高点海拔510米，与平原区高差180

米，康乾时期在山区修建了40余处楼、

亭、庙、舍，有游览御路和羊肠小道相

通。山区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林木茂

密，山涧清流，四季景色各异。登上山

顶，至四面云山、北枕双峰、南山积雪

等处居高四望，景色极为壮观。

广义的避暑山庄建筑群落，还包括

坐落于山庄东部和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

上，如众星拱月之势环列着的12座色彩

绚丽、金碧辉煌的大型喇嘛寺庙宇。这

些寺庙建筑精湛，风格各异，是汉、蒙、

藏文化交融的典范。在这里可以瞻仰西

藏布达拉宫的气势，浏览日喀则扎什伦

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

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身的身影，

还可看到世界最大的木制佛像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清代，这12座庙宇有8座

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

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

办事处，又因此8座庙宇均在古北口外，

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

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12座寺庙

的代称。

“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

于康熙年间，其余10座寺庙均建于乾隆

年间。清帝兴建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

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

“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

来“柔远能迩”，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

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它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鼎盛时期战胜国内

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抗击外来侵

略的历史。

从外形上看，避暑山庄内的建筑无

论是庄严肃穆的皇家宫

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

轩、榭、阁，一律采用青

砖灰瓦，显示出一种古

朴自然的风格；而在其

周围建造的“外八庙”，

则采用彩色的琉璃瓦，

有的甚至用镏金鱼鳞瓦

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

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

堂皇的景象，这与古朴

典雅的避暑山庄形成鲜

明的对比。在此不难看

出，清代康乾二帝匠心

独具，艺术造诣之精深。

普宁寺大乘之阁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雕佛像

（陈宝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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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八庙”建筑，风格上有汉式寺

庙、藏式寺庙、汉藏结合式寺庙等三种

形式，表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

胸怀和丰富多彩的多元特点。“外八庙”

的建筑、园林以及大量的碑刻、雕塑、壁

画、佛像祭器等文物是我们研究清代历

史、文化、宗教艺术、园林艺术以及形

象地认识200多年前国人智慧才华的难

得瑰宝。

回首当年，清康熙至乾隆时，圣祖

玄烨、高宗弘历几乎每年五月必驾临山

庄，秋后才返回京城。山庄不仅是其避

暑消夏的胜地，同时也是处理政务的场

所。此间，它实际上起着清代第二政治

中心的作用，充当着事实上的陪都的角

色。

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且得以长治

久安，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其以全

新的角度思考民族事务，以灵活的手法

处理民族矛盾，因而成功地解决了满族

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过

程中，清廷十分注重笼络各少数民族上

层人士，以收纲举目张之效。而避暑山

庄就是上述既定国策的具体产物。

蒙古族是我国古代最为剽悍骁勇的

草原游牧民族。其横空出世，便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接连灭亡西夏、金朝和南

宋，一统华夏；继而横扫欧亚大陆，称

雄于世界东方。明承元祚，取而代之。但

蒙古残余势力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

骋于万里草原。他们与明朝形同世仇，

征战不已。有明一代，中原王朝一直不

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应对一次次

来自北方劲敌的困扰。

迄至明末，努尔哈赤乘时而兴，创

建后金。而与之毗邻的蒙古各部仍十分

澹泊敬诚殿（陈宝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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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他一面与蒙古族中的敌对势力展

开争夺，一面又必须分化并争取部分蒙

古部族与之合作。由于措施得当，后金

赢得蒙人之助，使其在同明廷之博弈中

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皇太极继承乃父遗

志，建立大清，他继续结好蒙古，扩大

双方王公贵族联姻，创建蒙古八旗，广

泛接纳蒙古人加盟政权，给予特殊礼

遇，此乃“屏藩蒙古”之策。旋即漠南

蒙古悉数归附，漠北蒙古俯首称臣，远

处西北的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也闻风

而动，于清崇德七年（1642年）遣使朝

贡，以示归服。这使得清廷在问鼎中原，

驱逐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诸政权的军

事进程中，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蒙

古族逐渐成为满族最重要的助手，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廷亦将蒙古族置

于独特地位，给予其有别于汉族及其他

少数民族的优厚待遇，即所谓“满蒙一

家”。

定鼎中原后，如何经营北方，如何

处理好与蒙古各部之关系，关乎清廷的

成败存亡。纵观历史，边患大多来自北

方游牧民族之袭扰。北方无事，则中原

安宁；北方失控，则国无宁日。为此，历

代中原王朝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

筑起横亘万里的坚固长城，以阻止游牧

民族的袭扰。但此举并未解决根本问

题，南北双方在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

时空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清廷

以第三方而入主中原，它借鉴历史的教

训，时刻关注着北方的安全，不断探索

着化解矛盾的良策。为结好蒙古，康熙

帝“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

一岁而二三行”。为给巡狩活动提供理

想场所，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

在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两盟之牧地周

围千余里，设“木兰围场”。“木兰”者，

满语“哨鹿”之意也。由皇帝亲自统率

八旗王公贵族及将士马甲，在围场内围

猎以鹿为主的各类动物。每年秋季在围

场举行的围猎活动，称为“狩猎大典”。

须弥福寿之庙内的妙高庄严殿鎏金铜屋顶（陈宝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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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年代，武备极易废弛。而围

猎实际相当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

作为被围猎对象的各种动物狼奔豕突、

东躲西藏，与敌兵无异；而八旗将士在

方圆二三百里的围场内纵横驰骋，刀光

闪闪，万箭齐发，一派沙场征战的壮丽

图景。而更为重要者，康熙帝设木兰围

场之政治立意高远，其真意在联络蒙

古，巩固国家的安定与统一。清廷由塞

外入主中原，蒙古王公贵族则须不断前

来朝贡，但因未曾出痘（天花），“以进

塞为惧”。当时，天花乃最为可怕的疾

病。生长在塞外，已习惯凉爽天气的蒙

古人，最怕进入关内而感染。尤其尚未

出痘者，更将此视为畏途。他们殷切盼

望皇帝能够临幸塞外，使之一睹“龙

颜”。因此，康熙帝为满足内外蒙古王公

贵族的愿望，以体现对蒙古实行怀柔与

优待之策，设围场秋狩大典，吸引内外

蒙古贵族广泛参与。皇帝亦可借出塞秋

狩之机，接见各部落蒙古王公、台吉，设

宴共饮，大加赏赐，广行施恩。同时对

各部之间发生的矛盾和纷争予以调节和

裁决，以体现清帝“天可汗”的绝对权

威。当然，满族亦来自北方凉爽之地，对

夏日京师之炎热很不习惯，避暑于热

河，的确也是逃避炎炎苦夏的最佳选

择。真可谓一举而三得者也。

由此可见，康熙帝创设木兰围场，

频繁出塞，每年举行“秋狩大典”，其用

意不可不谓深远。乾隆帝曾评价曰：此

即“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

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放言今

后不再修筑长城，废弃以长城来作茧自

缚、消极防御的传统作法。他认识到：

“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关键

是“控驭蒙古有道”。治国之道在德而不

在险。要实行“中外一视”，即长城内外

为一家，对蒙古施以“厚恩”，使之“众

志成城”。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西蒙古



→ 80

叛乱，西北地区烽火遍地，清廷朝野惴

惴不安。康熙帝对怀柔蒙古之重大意义

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为保持与蒙古各部

的联系渠道畅通无阻，为坚持木兰秋

狩，使会见地点固定化，遂于康熙四十

二年（1703年）亲自选定在京师与木兰

围场之间的热河兴建行宫，以便为木兰

围场主持狩猎活动的皇帝及其随从提供

住所，使得避暑山庄应

运而生，并不断扩展。

可以认定，康熙帝

创建山庄并非完全是

出于娱乐享受，而是为

国家久远计，为笼络内

外蒙古王公贵族做出

决断。当然，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国力大张，

为山庄的兴建提供了

物质条件。此时的清王

朝，政局稳定，国库充

实，社会已稳步进入繁

荣。　　

其后的百余年间，

避暑山庄一直在扩建之

中。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阶段。自康熙四十

二年始建至四十七年

（1708年）初具规模，为第

一阶段；五十二年起建

“外八庙”的部分庙宇，为

第二阶段；乾隆时，在原

有的基础上，对山庄进行

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到乾

隆五十五年（1790年），主

要工程最后竣工，为第三

阶段。至此，前后历时88年。随着山庄

最后建成，清王朝也达到鼎盛，可以说

避暑山庄的兴盛正是清王朝兴盛的一个

缩影。

山庄初建伊始，西北地区边事未

竟，当地回族及青海蒙古诸部与清朝的

关系尚未达到密切无间的程度，山庄聚

会不甚频繁。到乾隆时，先后平定西北

普陀宗乘之庙的大红台

景色优美的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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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阿睦尔撒纳叛

乱、和托辉特部台吉青滚杂卜叛乱与新

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国家空前统

一，山庄聚会频繁，来朝者争先恐后，络

绎不绝。西北诸族之回、维，青海之蒙

古，西南之藏族，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

王公贵族、台吉、僧侣、土司、酋长等，

纷纷前来山庄朝贡，觐见皇帝，并扈从

木兰秋狩。乾隆帝分别予以接见，设宴

款待，并封赐爵号，颁赏银两、缎疋等。

乾隆十八到十九年，杜尔伯特部落长车

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来山庄，

要求归附清朝；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

向清朝投降。其后，又有准噶尔部各厄

鲁特台吉、宰桑进山庄朝觐；达什达瓦

部众6000人入迁内地，其中有2136人

被安置在热河，乾隆帝特为其建安远

庙，为其举行宗教活动提供场所；乾隆

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之乱后，当地各城

伯克赴山庄入觐。三十一年，为表彰来

自天山北路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哈萨克与

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向朝廷朝贡，乾

隆帝下令修建普乐寺。三十五年，恰逢

乾隆帝六旬万寿，蒙、藏王公贵族齐聚

山庄朝贺，乾隆帝决定仿西藏拉萨布达

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此系藏语

“布达拉”的汉语意译。次年落成之时，

流徙于伏尔加河的原土尔扈特渥巴锡率

部回归祖国，到山庄觐见乾隆帝，并参

加了落成典礼。乾隆帝一时文思大发，

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与《优恤

土尔扈特部众记》，以记此回归盛事，并

刊刻两巨型石碑，以示纪念。四十五年，

乾隆帝七旬万寿，西藏班禅六世、内外

蒙古、厄鲁特、青海蒙古各部宗教领袖

及各部首领云集山庄祝寿，盛况空前。

乾隆帝特为班禅仿其世居在日喀则的札

什伦布寺形制，建造“须弥福寿之庙”，

即藏语“札什伦布”的汉语意译。

由于清廷长期实行满蒙联姻，故而

清皇室与蒙古王公贵族多有姻亲关系，

蒙古贵族入觐山庄参加木兰秋狩，兼有

探亲之意义，所以尤其频繁。由于清廷

鼓励弘扬喇嘛教，终于促成居处僻远的

喀尔喀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

图，自乾隆四十六年后不惧路途险远，

多次亲来山庄觐见乾隆帝，乾隆帝亦优

礼款待，赏赐无数。

古语有云：盛极而衰。乾隆末年，各

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清王朝开始呈现

衰落之势。但各族聚会山庄之传统仍在

进行之中。不幸的是，嘉庆帝驾崩于山

庄，为山庄蒙上一层阴影；至道光、咸

丰时期，内忧未竟，外患频仍，列强纷

至沓来，大清任人宰割。咸丰皇帝亦驾

崩于此，使山庄由万方乐奏变为阵阵哀

歌。同治以后，清廷式微，已无力举行

秋狩大典，更无心巡幸避暑山庄。从此，

曾经繁荣了150余年的第二政治中心被

逐渐废弃，这里荒草萋萋，昏鸦盘旋，再

现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惨

淡凄凉。

值得庆幸者，这座大型离宫和皇家

园林经磨历劫，最终得以较为完整地保

存下来。1994年12月，避暑山庄和“外

八庙”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

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

富。此时此刻，面对胜迹，抚今追昔，颇

有感慨，特撰此文以记之。

（题图：如意洲北侧青莲岛上的烟雨楼）


